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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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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之势召唤着我们担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使命，我国国情决定着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下

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对基础设施进行自主化建设，是夯实数字教育底座的内在要求；

把生产方式推向“人-机”深度共融，是塑造数字教育新业态的关键任务；在运营模式中钩织价值共创新网络，

是提升数字教育效能的重要趋向；在组织文化中纳入人文要素，是深化数字教育内涵的底层逻辑。转型必须进行

技术融合，形成技术可适配、主体可协同、服务可信赖的技术应用格局，开创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融合路

径。转型必须完成理论创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理论、方法、实践内容为指南，缔造中国数字教育的话语

体系，构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范式，打造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中国模式，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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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今时今日，教育者们对实现教育均衡和造就
拔尖创新人才的追求，是中国儒家所讲求的“有教
无类”“因材施教”的另一种表达；对学习者学习
机理、教育系统运转机制和科学育人规律的探索，
是对中国道家所讲求的把握并遵循事物变化规律的
一种实践。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儒家、道家两大哲
学派别的思想中，就已经把有关教育发展奥义的种
子深埋，等待后世之人利用不断革新的技术、知识
与思想进行灌溉，生出新的嫩芽与希望。因此，
要走好中国式教育数字化转型道路，必须借助中国
力量，彰显中国智慧，这就要求我们厘清“中国
道路”的现实意蕴与核心内涵。从历史视角来看，
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坚守的中国道路，与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式现代化是我
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一系列创新突破
后，才成功推进和拓展的道路[1]。对中国式现代化
在教育方面的论断进行延伸后，形成了中国教育现
代化的新概念，其秉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
践精神。在教育强国战略持续实施的过程中，“数

字化”成为核心，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开启中国式
教育现代化的“金钥匙”。由此，我国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事业完整继承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含的
教育使命与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出
专章部署，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一同置于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地位之上，并在此前提下，将“推进教育数字
化”作为达成“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的重
要举措[2]。此举再次将教育数字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紧密联系在一起，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汲
取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已经成为探索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中国道路时必须坚守的初心。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能够在不断
地探索和突破中参透“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内
核，坚持重点性与全面性的统一，追求灵活性和开
拓性，又不失立场性与原则性[3]，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包括发展教育事业在内的诸多战略性布局，才
不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能获得人
民的认可，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本文系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教创新开放平台”(项目编号：2021ZD01107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领军
人才团队项目“新一代智能导学理论与技术”(项目编号：CCNU22LJ005)研究成果。

① 李卿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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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道路要以此为鉴，充
分尊重并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开展定向转
型工作的同时对全局形势进行把握，在开拓理论疆
域和创新实践理念的同时对以
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原则进行
坚守。在这类先进思想的指导
下，重构中国特色育人模式，
服务中国人才队伍培养，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将成为我国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在
转型过程中关注和回答中国之
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将
成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
层价值取向，也是一切理论与
实践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应然方向

数字技术赋予了教育数字
化转型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劲的
驱动力量，但转型才是核心与关
键。必须牢牢把握转型任务的重
点，精准定位转型工作的方向，
才能实现价值链条的再造，达成
重构育人模式的转型目标。在我
国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中，推
进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重点工
作内容[4-6]，健全工作推进的协调机制与全方位协同
的落实机制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教育现代
化的关键保障措施[7][8]。可见，建设基础设施和调整
转型工作运行机制，已经成为提升我国数字化转型质
量的必要条件，加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本就与数字
中国、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等数字化建设理念一脉相
承，所以，基础设施和运营模式的优化升级，同样是
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任务的应有之义。在数字化转型
的定义中，强调利用数字技术对组织或机构的价值主
张、组织文化进行改变[9][10]，以及技术支持下新运营
模式、商业模式的开发和新价值的创造[11][12]。这些
定义不仅再次佐证了创变运营模式对数字化转型
而言的重要意义，还指明了创新组织文化在转型
过程中占据的主要地位。此外，有学者站在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指出，数字技术是最新生产
力的代表，能够在赋予现代化丰富内涵和推动现
代化向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促使生产方式发生变
革[13]。综上所述，时代背景和我国国情共同决定了
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然方向，要走好我国的教

育数字化转型之路，就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
让生产方式发生蜕变，使运营模式获得优化，令组
织文化产生革新(如图1所示)。

(一)基础设施的转型，要实现从“拿来”到
“自主”阶段的过渡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教育数字化转
型重要的物质基础，是推动教育生产方式变革的决
定性力量[14]。我国的教育新基建包括网络、平台、
资源、校园、应用、安全六部分内容[15]，由底层不
可见的技术以及终端可见的产品组成。当前，我国
教育信息化的技术与产品基本以“拿来”为主[16]，
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前期基础设施建设的软件和
硬件资源，对短期内应用效果的提升和经济效益的
增长有所助益。但仅靠拿来的“舶来品”，无法走
向科技的自立自强，更无法建立文化自信。要夯实
数字教育的底座，就必须不断推动技术和产品的研
发与应用，让教育新基建由部分“拿来”转向完全
“自主”。就实践路径而言，要在组建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和关键技术攻关团队的同时，继续联合国外
优秀科研机构，以开放合作的态度加强国际教育科
研交流。以此共筑科技创新与产品研发的教育合作
体系，创设良好、和谐的数字基建大环境，向教育
新基建各部分建设内容注入中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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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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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基因。依托5G、IPv6等新兴技术，搭
建自主可控的泛联网架构，形成绿色安全、智能
化、生态化的“中国教育混合云”[17]，满足平台、
资源、校园、应用、安全对于信息网络的新需求和
高要求。(2)平台与资源基因。打开教育服务格局，
推动教育大资源和教育大平台建设，横向实现平
台的信息联通与覆盖范围的扩展，纵向实现资源的
深度使用与新旧资源的整合，进一步缩小“数字鸿
沟”，联通“数据孤岛”。在该过程中，务必牢牢
把握平台和资源的公共属性，并坚持“应用为王、
服务至上”，不断总结、形成用于指导国内大平台
与大资源自建的白皮书，显现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
效能。(3)校园基因。学科工具是促进校内技术与
教育深度、全面融合的基础性存在[18]，相比于“拿
来”，我们更应自主开发并积极使用“本土”的学
科工具建立师/生端的“数字化教/学具库”，让师
生有权选择和使用、创建和编辑工具。同时，以学
科知识图谱赋能教/学具制造，创建能够提供适应
性服务的新基建[19]。以此加快师生在日常教、学活
动中融入数字技术的步伐，提升师生在智慧校园建
设中的参与感和满足感，培养其创新能力和数字思
维。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师生对国产优秀学科工
具的使用体验，潜移默化地树立起其对国产教育产
品的自信。(4)应用基因。针对教育新基建六部分内
容研制评价标准，设计中国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
模型，规范新基建的创新应用模式。(5)安全基因。
健全数字教育产品安全的标准体系，守好教育数据
安全的底线，为研发国产安全、可控的数字技术与
教育产品保驾护航，提高国产化核心技术的国际竞
争力。

冲破技术壁垒，摆脱“技术嵌入”，以“产品
自建”取缔“产品替代”，只是数字化转型期间教
育基础设施升级呈现出的表层价值。技术与产品经
过长期的推广和普及，将积累出忠实的用户群体，
他们会在无形中推动相关应用从教学场域走向生产
和生活领域，完成技术、产品的“文化宣传”工
作。因此，我们应当鼎力支持国产应用走进教学，
让国产应用的能量从校园辐射至全社会，彰显国产
应用在国内教育市场的“龙头效应”和国际教育市
场的“品牌效应”。通过建立全自主技术与产品制
造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基建标杆，打响中国基
建知名度，塑造国家品牌，诠释新基建在我国教育
数字化转型中的深层涵义。

(二)生产方式的转型，要实现“师-生-机”之
间的深度共生与交融

传统教育活动中，生产方式在人与资源之间和

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形成。机器的出现打
破了传统资源环境下的师生二元机制，催动教育数
字化转向新的生产方式。新生产方式表现为数字技
术和数字理念赋能下人与机器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相
互关系的体系，其特色与标志是“师-生-机”三
元共生与交融。在此情形下，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
协同作业将成为推动教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供能形
式。

“师-生-机”三元共融包含两个细分维度。
一是学生维度的人机共融。“弱人工智能”阶段的
机器能够通过提供智慧环境和智能辅导的方式，
让学生获取适当的数字化学习工具和数字学习资
源，自由开展自适应学习活动。然而，机器的智
能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深入理解学生学习的内在
机理，超前识别学生的发展潜能，帮助学生发挥
智慧、发展认知、认识自我，是人机深度共融对
机器提出的要求。二是教师维度的人机共融。目
前，机器对部分行政和教学准备任务的自动化，
能有效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辅助教师全面、实
时、准确掌握学情并提供高效反馈。但是，为使
教师拥有足够的精力面对技术支持下的纯粹教学
活动，机器还需完成提供科学教学决策支持和促
进教学资源合理配置的复杂任务。以此实现供给
与需求的精准对接，调节个性化服务与规模化教
学之间的矛盾，不断创造和满足新的需求，促使
教育公平性和包容性获得提升，突出人机深度共
融的深层价值。在师、生与机器交互、合作的过
程中，必须持续加深个人思考，学会评判机器行为
对教学活动的作用效果，向机器的进化作出积极反
馈。从而促使学生智慧、教师智慧与机器智能走向
协同进化，不断激发人类与机器共同教与学的潜
能，以人机群智融合创生新的教育智慧[20]，营造新
的教育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内
含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底层逻辑。在数字技
术成为全球潮流的当下，人民群众无疑是未来数字
技术的最大用户群体，许多国家在制定数字化转型
战略时都提及个人、民间、公众，与组织、政府之
间的磋商与合作[21]，我国也在《“十四五”国家信
息化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文
件中强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22][23]。可见，增
强民众数字化能力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深层
内涵，能够与其他价值创造主体的数字能力相互作
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因此，生产方式的嬗变
范围不应局限于普通教育教学活动中，而应转向创
设全民皆“师”、全民皆“生”的教育生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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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教与学的时空维度，让人人都有机会成为
“师-生-机”共生交融机制内的参与者和学习型大国
建设的贡献者，让人人都有能力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和
创造精神价值。只有全民“一条心”，下好数字能力
提升“一盘棋”，才能凭借个人的成长和终身发展，
在数字社会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和良好的数字生活体
验，共同描绘出美好数字生活的新图景[24]，为我国精
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三)运营模式的转型，要实现价值创造过程中
的多向互动

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条价值交付链，用于描
述组织工作的步骤以及组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情
况[25]，重点在于价值的创造和交付。对教育数字化
转型而言，运营模式是转型过程中由价值创造主体
参与的工作推进与落实机制，良好的运营模式能有
效推动转型进程和提高转型质量。中国式现代化将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政府和市场的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26]，此种基于我国国情开创的“运营
模式”，无疑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最优选择。我国
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也要面向教育“市场”，在对政
策制定、技术应用、市场反馈、人力资源规划等环
节进行组织、控制和统筹协调的过程中，利用一双
“看得见的手”和多双“看不见的手”钩织出转型
期的新型价值共创网络。

数字政府是负责打造价值交付链的“总指
挥”，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做到“变”与“不
变”。不变的是服务宗旨，即始终基于需求导向、
人民至上的实践准则创造公共价值[27]。变的是服务
模式，借助数字技术、计算平台和算力，深入洞察
管理层的教育大数据，综合智能计算结果与现行党
的教育方针来规划顶层战略。从而在疏通各价值创
造主体间沟通障碍的同时，感知各主体面临的挑战
并给予政策支持，完善教育数字治理方式，激发各
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数字企业是价值创造的“主
力军”，有着尖端技术或产品，敏锐的市场嗅觉，
清晰的用户认知，以及强大的数字化领导力。完成
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不仅能向学校和社会输出优质的
数字教育产品与服务，还能为建设数字校园提供战
略层、资源层、能力层的启示。科研机构可以联合
企业、学校培养具备高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复合型人
才，一同推进数字化应用的纵深发展，回应基础设
施建设的急切诉求。

数字校园是教育数字化革命的“主阵地”。教
育数字化转型环境下的数字校园，摆脱了传统数字
校园建设中数据整合与应用集成这类简单内涵[28]，
升级为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理念建设的智能化、

生态化的新型数字校园。一方面，数字校园可以
通过数据驱动和技术驱动相结合的方式，变革教、
学、管、评、测形态，准确解释教学现象，及时发
现教学问题，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价值的产
出。另一方面，数字校园将汲取数字政府、数字企
业和科研机构的力量，积极开展数字化的科教融合
与产教融合活动，拓展育人内涵，实现价值的转
化。运营的目标在于成功对接用户，完成价值链下
游的成果交付。在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中，数字用
户是教育服务面向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和
数字教育产品鉴赏能力。数字用户对上游工作的参
与能够减少企业和科研机构技术创新的盲目性，降
低产品研发的风险与成本[29]，实现价值链的长效增
长。

总而言之，在构建以多向互动为标志的价值
创造路径时，数字政府、数字企业、科研机构、数
字校园、数字用户缺一不可，它们是开创具备整体
性、统一性、协同性的新型运营模式，以及加速释
放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的关键角色。在多元共创理
念的指导下，对这五者进行有机结合，找准定位，
明确边界，互助互补，才能顺利向运营模式的转型
充能。

(四)组织文化的转型，要实现技术落地过程中
人文力量的注入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解决问题时共享的基本
假设和信念[30]，决定着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取
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方式转
变和运营模式重构，都需要依靠组织开展，也需要
依靠组织领导创造价值[31]。因此，组织文化决定着
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取向，优质的组织文化
将带领教育转向健康、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在数
字化转型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在组织文化的转
型之路上，必须把好技术应用的“方向盘”，才能
走好路、走对路、走远路。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旨
在服务于中国的育人工作，在技术落地的过程中，
教育系统中各组织成员要恪守的基本信念自然要转
向以人为中心的思想，避免人文精神缺席。

教育管理者与决策者在利用技术升级基础设施
和创造教育服务价值时，要体现人文关怀的力量，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为核心追求。这就要求
教育部门站在技术和数据要素的角度，对业务流程
进行文化转型与重塑。一方面，要在制定数字化转
型政策和规划数字服务的初始阶段嵌入技术[32]，从
数据中发掘和抓取受教育者的实际需求，超前识别
风险并采取定向措施，以免基础设施的建设脱离群
众，增强民众在教育转型中的获得感。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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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化教育部门的服务响应流程，简化意见反馈步
骤，拓宽意见反馈渠道，借鉴数字政府的转型举
措，构建管理者、决策者与民众之间双向通信的路
径，提升民众对教育服务的满意度。在无数次超前
获取需求和即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形成教育服务
的良性循环模式，让教育拥抱数字化，让人民拥抱
数字化教育。

教育工作者在利用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时，要
坚守人类主体的理念，防止“技术崇拜”“技术拜
物教”思想侵入。在交易过程中，商品和货币作为
“实物”的存在容易使人忽视背后劳动产品的价值
生产，形成物支配人的颠倒现象[33]。在教育数字化
转型期间，同样要警惕以技术“支配”人的错位意
识形态，让技术回归“工具”本位，始终坚持和重
视人的主体地位。从实践路径上讲，要在数字技术
赋能教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
创造性，深刻认识到技术带来的“红利”在本质上
依赖于人类教师的教学智慧。在矫正工具理性带
来的思维偏差后，教师将重拾自身价值[34]，平衡个
人与技术的关系，甚至可以在坚守教育本质的立场
下监督和指导机器行为。但仍需注意，即使要在转
型时期的组织文化中注入人文力量，也不必矫枉过
正，数字技术依旧有着解放教育生产力和释放教育
转型价值的独特魅力，我们只需坚守以人为本的原
则，理性看待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技术，借助技术伦
理对其加以约束，就能走好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人文之路。

三、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融合路径

数字技术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柱，以数
字技术的应用特征为基准，可将教育数字化转型
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数字化辅助，数字化优化
和数字化颠覆。数字化辅助阶段以媒介与工具为
技术特征，技术只是人与资源或人与人之间交互
的媒介；数字化优化阶段以连接与开放为技术特
征，教育场景和教育数据获得泛在链接，一个庞
大的、隐形的教育全景正在技术的影响下形成；
数字化颠覆阶段以分析与智能为技术特征，数据
价值被深入洞察，人类需求被准确感知，技术将
深刻改变育人活动。目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
中的技术应用，正处于由数字化优化向数字化颠
覆阶段迁越的过渡形态，连接与开放、分析与智
能的技术特征并存。要成功完成阶段间的迁越，
就必须认真审视我国技术融合教育的现实状况与
发展态势，开辟出具备高适配度、强协同性、高
信赖度的技术融合路径。

(一)技术可适配是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效能的
关键

现今的数字技术仅能有效增强教育教学中的
部分环节或领域，技术适配度有待提升。一方面是
由于技术发展的瓶颈制约着其赋能教育的范围和程
度。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其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代表，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了强大
动力，但却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有着无穷的潜
力未被开发，这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对教育的作
用力。总体而言，已成熟的部分技术只能在特定学
科领域或教学环节中获得单一应用[35]，且无法对学
习情景和学习者意图或状态进行深入理解[36]；未成
熟的大量技术受成本或技术自身成熟度的限制，难
以被大规模推广，难以在教育实践中取得进展。另
一方面是由于数字技术与教育理念间没能较好地
耦合。技术的应用通常代表着不同的哲学和教学
视角[37]，可大多数管理者和一线教师，都未能在
使用数字技术时融入管理与教学理论，致使实践
活动中的技术效能低于预期。部分教育者甚至陷
入了“技术崇拜”的泥淖，唯技术是瞻，丧失了
个人判断力；亦或是过于保守和惧于改变，拒绝
借助技术释放个人价值。这类极端乱象的存在，成
为阻碍技术在教学与管理领域获得深度应用和高效
发力的关键问题。

实现技术的可适配需要由“内”而“外”地
发力。“内”指调整技术应用的心态，进行合理期
待。这要求人们意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技
术应用都会以智能增强、智能辅助为主，智能替代
基本上不会发生。在平和的心态下使用技术，才能
免受功利主义影响，理智面对技术对教育活动带来
的改变，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外”指在理
性对待技术的基础上，把握技术应用的领域化特
征，运用好“拿来主义”，发挥出“自主精神”。
技术成熟度与学科特点共同决定了技术能否有效迁
移，因此，要在牢牢掌握学科领域特征的前提下，
有目的、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借鉴他国成功经验，
通过建设教育平台或系统通用框架，研发技术迁移
策略等措施，推动优质策略与技术的快速、广泛普
及，让技术适配度获得整体提升。此外，还应综合
技术与教育视角，丰富技术应用与评价的理念。在
对技术的教育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后，为使用技术的
教育工作者提供指导，帮助其将技术与日常教学、
管理工作理念相融合。与此同时，鼓励教育工作者
加入技术使用效果的评判行列，在反思技术的过程
中提升自身数字化技能和数字意识，从而优化技术
应用的动力结构，实现技术与教育间的紧密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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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可协同是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质量的
关键

技术融合视角的主体可协同，是人类主体和机
器主体的可协同。一切技术都由人创造，并最终服
务于人。因此，教育世界中人类主体和机器主体能
否和谐共存，是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关键。
人类主体的涵义丰富，包括学习者、教师、管理
者、家长、学校和培训结构等，机器主体指承载数
字技术的系统、应用、平台等，多位主体间的有效
协同，能够从根本上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
提供力量。现阶段的人机协同作业虽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在利用数字技术探索学习者知识掌握情况或
挖掘学习者学习规律时，依旧只能基于学习者的外
在行为表现或生理信号进行计算、分析与推测。最
重要的是，该过程中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和受教育
者的原理与机制并不明朗。换言之，人机主体协同
环境下，可解释的数字技术服务和深层次的学习认
知机理尚未被深入探索，而两者正是走向高质量主
体协同形态时必须经过的“深水区”。

要步入“深水区”，可以考虑从两个方向出
发。一是学习研究。学习科学家在不断地探索中
将对大脑、心理、经验的研究统一了起来[38]，学习
与学习者所处文化环境之间也牵起了无形的关系
线[39]，人类大脑学习机制的神秘面纱正在被逐渐揭
开。我国研究者必须基于“师-生-机”三元共融
的现实景象，在学习研究中划分出机器主体的领
地，充分考虑技术之于中国学习者大脑、心理、经
验，及其所处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尤其需要注意
的是，技术的升级和机器主体意识的发展或将衍生
出全新的“人-技”文化大环境，在新文化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学习者，也许会受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
而形成新的知识建构和认知过程。当然，这一切都
有待探索，但无论如何，在人类学习研究中充分考
量和纳入技术与机器因素，已成为适应时代发展需
求的重要趋向。二是技术研究。除了利用传统数据
搜集与分析方法对技术赋能学习者的作用机理进行
探究[40]，还可以把机器主体作为观察对象，从机器
学习和认知计算的角度探求机器或人造大脑如何学
习、感知、推理，为机器主体如何扰动人类学习的
研究提供线索。无论是理解“人类如何学习”，还
是认识“机器如何学习”，其目的都在于加深人类
和机器对彼此的认知，继而提升人机主体间的协同
效益，加快教育转向数字化的步伐。

(三)服务可信赖是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
关键

依托数字技术而生的数字服务是否可信赖，不

仅是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球教
育工作者需要应对的挑战，如何解决数字技术引发
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形成相关伦理规范，已经得到世
界各国和组织的重视[41]。自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大数
据获得广泛应用以来，诸如数据偏见、算法歧视、
技术异化等问题接踵而至，教育领域也不可避免地
受此波及。要提升数字化教育转型时期教育服务的
可信赖程度，就必须审慎思考与数据伦理和技术伦
理相关的问题，团结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营造人机
共信图景。

首先，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42]，
在物质基础维度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水平。一方面，
可以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风险评估和系统脆弱
性分析，通过开发风险预警模型来提升系统安全
性。另一方面，可以开辟出专门的敏感数据存放
区，并严格监控此类数据的访问操作，同时采取数
据备份和加密措施，做好抵抗恶意攻击的准备。
其次，要发挥教育工作者的人类智慧，坚持人控规
则的原则[43]，在实践层面监督技术使用情况。德国
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曾说，“为了获得数据主
体的信任，我们需要展示透明性、可靠性和完整
性。作为回报，数据主体可能会‘选择’信任我
们”[44]。为了获取服务主体的信任，我们必须集中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学校、用户的力量，协同
完善数据和技术使用规范，构筑透明、可靠、完整
的数字服务生态监管体系。该体系得以成立的关
键在于，在哪里应用技术(Where)、应用哪些技术
(What)、怎样应用技术(How)，都将由人类决定，这
要求决策者和执行者具备超高的数字思维和意识，
以及承担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风险的觉悟。最后，要
探索可理解的算法，在技术维度纠正数据偏见。算
法规则是智能机器在对海量数据集进行分析、提
炼、学习、总结后习得的，而大数据本身就反映着
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45]，因此，始于人类观念中的
偏见、歧视最终也将通过技术作用于人类。所以，
唯有继续追求强人工智能，不断解析算法黑箱中的
运行规则，在认识到技术局限性的同时包容技术，
才能推动技术进化的进程，打造出更加值得信赖的
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

四、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禁得住历史的考
验和人民的审视，究其根本，是由于现代化能够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
形成，归功于我国对本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与清醒认
知，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中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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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此基础上探索出来的现代化动力机制与发展
战略，既能遵循现代化理论中蕴含的普遍规律，又
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46]，是真正适合发展中
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在全球数字化发展
过程中，各国先后发布并持续调整教育数字化转型
政策和文件，力求全方位推动教育数字化进程，达
成了以数字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国际共识。但是，
要取得现代化式的成功，就必须在领会国际教育
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同时，形成中国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文化和价值特色。因此，立足中国国情，扎
根中国大地，坚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实践，以高质量发展引领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实践提供可供
借鉴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是我国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必由之路。

(一)开创新理论，缔造中国数字教育话语体系
中国哲学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标志性存

在，同中华文明史一路相随，在几千年中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未僵化、不停滞[47]。
《诗经》《道德经》《庄子·在宥》《礼记·礼
运》《管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出现的
小康、道德、大同、和谐这类哲学概念，深深影响
着我国人文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发展历程，有力推动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因此，我们有必
要从中国哲学中寻求创新中国式教育理论的启迪，
让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道
路发生激情碰撞。我国当代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
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把入世和出世，现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些反命题统一为一个合命题[48]。
这是一种极包容极宽大的胸怀和思想，当它映射到
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创新任务上时，就是一
种对理论开拓者提出的“入世”与“出世”相统一
的要求。

“入世”是脚踏着实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
教育理论自信。在理论创新过程中，不断追寻和强
化文化自信的基点，是做好中国式教育理论的根本
要求。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理清中国教育数字
化面临的实际挑战，审视全球数字化发展可能带来
的机遇，将马克思教育思想同中国教育理论紧密结
合，坚持正视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教育建设“本
本主义”。与此同时，以率先创建出符合我国发展
态势的话语体系为目标，争取在国际教育数字化领
域中提升我国话语权，向他国输出优质教育理论与
教育文化，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数字技
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树立榜样。由此，数字化转型
期间的教育理论发展才能拥有具备强大生机的力量

源泉，做到教育文化上的自信自立和守正创新。
“出世”是心向着远方，冲破西方“文明冲

突论”的禁锢。中国人始终有着“胸怀天下”的无
私觉悟，有着“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
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的宏大理想[49]。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潮流的推动下，我们要有信心建
设数字化转型时代的育人文化共同体，以大格局心
态铸造能够造福全人类的育人理念。这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国式话语体系是自信的、开放的、自由的、
包容的体系，既能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
妙思想，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又能汲取新时代环境中的优质观点，吸收世界
先进生产力。唯有如此，在数字化教育领域缔造出
的中国式话语体系，才能成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话
语体系。

(二)开拓新方法，构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范式

事实上，自我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已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理论体系[50]，初步形成了具备中国特色的教育范
式。但一是由于党的教育理念和学界的教育思潮仍
在持续发展，曾经再完美的理论体系都必须不断接
纳新事物，才能免于被时代抛弃；二是由于中国的
教育理论最开始受西方影响较多，现今数字化教育
转型中融入的数字技术也难免会裹挟着西方的文化
理念。因此，我们必须再次“正本清源”“纳新除
旧”，在方法论层面初探如何认识与构筑中国的教
育范式。

其一，要在构筑教育范式时紧抓社会性质。马
克思教育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是关于教育的性质，
即关于教育与阶级的关系，它对我国教育理论的影
响深远且极具现实意义[51]。马克思关于教育性质的
思考可以被理解为：教育由社会决定，由社会性质
决定。加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我国教育改革
的重要任务，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在理论逻辑上自
然指向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要求理论体系或框架
的开拓者们：在方法论和实践理念上坚守人民至上
的核心思想，在数字化演进的途中深入了解人民关
于教育的呼声，在开展教育研究和实践活动之前充
分考量人民意愿。明确人民需要的数字技术、人民
需要的教育、人民需要的数字化教育，既在学术上
实现高屋建瓴，又在落实上做到大众化，以人民个
体需求的满足撬动教育整体质效的提升。在数字化
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有质量的教育理论体系催生出
有质量的教育公平，造就出有觉悟、有文化、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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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数字社会劳动者。
其二，要在构筑教育范式时紧盯社会现实。我

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我国教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教
育，面临着庞大、复杂的教育系统。我国的社会性
质决定了我们必须破除万难，在此般社会现实中实
现教育更加包容公平更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
的全面发展。在意识到中国教育系统的庞大性与复
杂性后，要让教育理论体系的构筑建立在对各校、
各级、各区教育实情的深刻认识之上。在宏观视角
考虑中国东西部和城乡间的自然、人文、历史等
客观差异[52]，形成尊重地区发展特色的理论框架；
在微观视角把握各级和各校的硬件设施、软件设
施、师资等资源配置状况，关注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发展，聚焦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所遇
难题，形成重视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理论框架。教
育虽是相对独立的，但又为政治、经济所决定[53]。
因此，还应让教育理论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同频共
振，让数字经济的能量辐射至教育数字化转型，提
升教育范式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开展新实践，打造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的中国模式

哲学层面对中国话语体系作出的“入世”与
“出世”相统一的期许，以及方法论层面对中国教
育范式提出的“紧抓社会性质”和“紧盯社会现
实”的要求，归根结底，都需要通过实践路径来达
成。为此，要在教育数字化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守好
三项实践原则，让一切实践工作扎根中国大地，为
创建中国的教育模式筑牢基座。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原则。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蕴含的
先进立场观点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契合我国的社会
性质和社会现实。回答并指导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辅
助解决民众在教育方面“急难愁盼”的问题，是新
时代教育数字化理论的根本任务，是倾听并回应人
民关于教育的呼声的根本路径。关注技术创新实践
活动中的新问题，聚焦技术同教育融合发展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留意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共同
问题，并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做到理论逻辑与实践
逻辑的统一。在此基础上，秉持系统观念，把握万
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规律，完善能够统筹规划基础设
施、生产方式、运营模式、组织文化变革工作的教
育数字化理论；贯彻长期主义，面对教育新基建、
教育大数据、数字技术快速生长的汹涌态势，拒绝
机会主义选择下短期增益的诱惑，定下理论建设
的长期目标，收获长期价值，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
卷。

第二，坚持深入文化变革的原则。习总书记
曾多次强调，“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54]，想
要建立自信自强的教育文化体系，就必须从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着手。在此可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
优势，例如，利用AR、VR等技术手段塑造沉浸式
的、有趣的文化学习场景，亦或是打造共享的、联
通的文化学习平台等。同时加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
华民族灿烂文化等走进书本，走进教学，最终走进
学生头脑。借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注重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培育，探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的教育模式，深化人才培养的人文意蕴，助力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此外，要格外重视文化
变革过程中，教育、人、技术三者间的作用机制，
充分借鉴马克思的技术观，系统、辩证地看待教育
与技术与人之间的三元交互关系，积极构建以人与
技术和谐共生为价值内涵的教育模式，让教育数字
化战略行动持续、健康地开展。

第三，坚持积极培养高质量教师人才的原则。
校园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阵地”，教师是“主
阵地”里的中坚力量，在创新教育数字化理论的过
程中，打造一支高质量教师人才队伍，必将推动有
关实践工作的落地。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高质
量”教师，有四层涵义：一为具备灵活应用数字化
教具、技术和平台的能力，以应用者身份充分发挥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的效用；二为具备以教师智慧监
督、评判机器智能的素养，以指导者身份加入到推
动人机协同进化的行列中；三为拥有在数字化环境
中坚守教育本质的理性意识，以革命者身份深刻理
解人与技术间的关系；四为拥有以学生为中心开
展教学活动的核心思想，把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
念、文化变革的原则融入到日常教育工作中，以教
育者这一最淳朴的身份，携手学习者共同步入教育
数字化转型征程。学校和国家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营
造研学环境和搭建培训平台，引领教师层层深入，
完成由技能到思维的全面转型。转型后的高质量教
师，既能在实践工作维度利用数字思维和工具改善
教学质量，形成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促教师发展的局
面；又能结合个人实践经验，在教育理论建设维度
开辟新的研究视角，构建以教师发展促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格局，进而帮助中国数字化教育模式在神州
大地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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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alls on us to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determine that we should carry out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ransformation.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It is a key task to push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to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n-
machine” to shape the new format of digital education. The crocheting of value co-innovation network in operation mode is an 
important tre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education. Incorporating humanistic elements into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the 
bottom logic to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in transformation, and form 
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attern with adaptable technology, cooperative subject and reliable service, so as to create a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ath for the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ust be completed in transformation, 
tak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al contents as a guide,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of digital 
education in China, build a China paradigm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China model of people-center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so as to contribute China’s wisdom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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